
33

·
第29 0

期
·

■童心·世界

第
二
届
丰
子
凯
儿
童
图
画
书
奖
获
奖
作
品
《
进
城
》
内
页

林
秀
穗

廖
健
宏

作

责任编辑：刘秀娟 电话：（010）65389071 电子信箱：wenxuebu@263.net 2011年9月21日 星期三文学评论

■关 注

■评 论

寻找中国童话的金花路
——从葛翠琳的童话谈起 □汤素兰

读 葛 翠 琳 的 童 话 ，最 深 刻 的 印 象
是——这是一个中国作家写的童话，或者
进一步说，是一个有着美好心灵的中国女
作家写的童话，她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性别
印记，能让你一眼就认出来。你绝对不会将
它们同安徒生和王尔德混淆起来，更不会
将它们同林格伦和罗大里混淆起来，当然
也不会将它们同安房直子混淆起来。我之
所以提到这些童话作家，是因为即便某些
颇具中国特色的童话作品，我们也能看到
国外作家的互文性影响，比如王尔德、安徒
生童话对叶圣陶的影响，安房直子对当代
中国短篇童话的影响。

从上世纪之初发韧的中国文学童话，
是在安徒生、格林和中国民间故事的多重
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安徒生也是葛
翠琳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安徒生的童话
创作是从他转述和改写丹麦民间故事开始
的，他最初的那本童话集中的四篇作品，有
三篇是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只有《小意达的
花儿》是纯粹的创作。然而民间故事的影
响，并没有减损安徒生童话的光芒，相反，
正是这种影响，让安徒生创造了文学童话
这种独特的文体，而让世界儿童文学进入
了一个新天地。

葛翠琳的童话创作是从新中国成立开
始的，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
最初学习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她还有些
惴惴不安。但是，1956 年出版的《野葡萄》

《采药女》《巧媳妇》等作品，使她在童话创
作上一鸣惊人，并从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
童话风格。

民间故事的影响，深入到了葛翠琳的
血肉中，也表现在她最早的作品里。《野葡
萄》讲述的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养鹅女孩的
故事。白鹅女父母双亡后，家产被恶毒的婶
娘霸占了。婶娘自己有一个盲女儿，她因此
嫉妒白鹅女有一双葡萄般水灵的眼睛。婶
娘设计弄瞎了白鹅女的眼睛，白鹅女在白
鹅的帮助下，只身到深山寻找传说中能让
盲者重获光明的野葡萄。从故事类型来说，

《野葡萄》属于民间故事中的“后母型”故
事，但作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对原有的故
事进行了开掘和创造，故事没有渲染白鹅
女被婶娘虐待的悲惨命运，而着重写了她
的坚强与抗争，结尾也不再是民间故事的
因果报应模式，而是让白鹅女超越自身的
命运遭际，成为了人间光明的使者。这种对

故事的改造和主题的开掘，使作品呈现出
鲜明的葛翠琳童话风格——温婉雅正，支
撑这种风格的，是作者为人的宽容正直以
及对人类的热爱。

因为是女性作家，又专意于儿童文学，
在葛翠琳的作品中，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数
是女孩子，或者弱小的动物，但他们都有着
坚强的个性和美好的心灵、百折不回的勇
气。他们历尽磨难，甚至牺牲生命所追求
的，决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别人的幸福。
比如《野葡萄》中的白鹅女，她找到野葡萄
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之后，提着满满一篮野
葡萄行走在大地上，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
采药女放弃荣华富贵上山采药，是为了给
众多的人治病。在《雪娘》这个作品中，雪娘
为了孩子宁愿放弃青春、美貌、聪明和才
智，雪娘一颗自我牺牲的心产生了无畏的
力量，去为孩子创造幸福，当孩子成为一个
健壮的少年的时候，雪娘对儿子说的却是：

“儿子，我怀里抱着你走遍了大地，尝过了
人间各种艰苦。你是我的未来和希望，去为
人们创造幸福吧！让所有勤劳勇敢的人都
生活得快乐！”在葛翠琳的童话中，我们总
是能感到温暖的爱和博大的情怀，因为她
相信作品对于儿童的作用，是会“心动神
移”的，她说：“我在童话中也表现丑恶和卑
劣，那是为了使人们更热爱美好的一切，而
不是展览丑恶。童话使我爱这个世界。尽管
人生之路坎坷艰难，我对世界充满了爱。”
古人之为文，讲究“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乎
平”，葛翠琳数十年来，经历了人生的许多
磨难，但从早年的《野葡萄》到年逾古稀之
后创作的《山林童话》，正如评论家徐鲁所
说，“她的作品里始终充满了对世界的宽
容，对人的钟爱，对真善美的追求”。

葛翠琳童话鲜明的中国风格，不只体
现在民间童话对其创作的影响上，还体现
在她所书写的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中，都充满了本民族
自身的文化密码。中国虽然有丰富的民间
故事，但没有像《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
和《一千零一夜》这样的集大成者。然而我
们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已经可以窥见一
斑。《聊斋志异》主要讲的是狐鬼花妖的故
事，但鬼和妖不太适宜于儿童，花仙子、山
神、小动物，却是让孩子们觉得亲切的。所
以，葛翠琳的童话，大多写的是我们身边的
花朵，山林里的小动物，或者善良的手艺

人，美丽的农家小姑娘。她常借用民间故事
的讲述方式进入故事，将幻想和现实巧妙
地结合起来，表达积极向上的主题。比如，

《会飞的小鹿》讲述的是一只胆小的小鹿如
何成为勇敢的、跑得最快的小鹿的故事；

《问海》讲述的是一粒什么也不是的小砂粒
如何变成稀世珍珠的故事。但是，在传统的
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的性格一般是不会发
生变化的，他们性格中的某些固有特征往
往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因，比如善
良人的善良，聪明人的聪明，傻子的傻，既
是人物的特征，又是故事发展的因素。但在
葛翠琳的许多童话中，主人公在不断地完
善着自我，并且寻求自身的价值，这种人物
性格与命运的变化，一方面塑造了鲜明的
人物形象，使作品富于现代意义，同时也寄
寓了作者对小读者的希望。在葛翠琳的童
话中，善良的人物形象，正义战胜邪恶的价
值观，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共同完成了真、
善、美的主题。

葛翠琳的童话在语言表达上也极有特
点。她在作品中常借用洗练、精警的谚语，
同时，又广泛采用中国文学丰富的表现手
法，使作品文采斐然。中国文学有着丰富的
表现手法，从诗经开始就讲究赋、比、兴，即
便是散文，语言上讲究取譬、对偶、排比，讲
究意境的营造、氛围的渲染和音韵的和
谐。“像闪电耀亮夜空，像流星滑落山
谷，像雄鹰在云海里俯冲盘旋，像神马在
峻岭上勇猛奔腾，如风似箭，仿佛光的闪
烁流动。静静的山谷里，飞鸟、群兽，都
伸颈远眺，凝望着天边的奇迹：一只会飞
的小鹿，飞过一道又一道山涧，跃过一座
又一座险峰……”这是童话 《会飞的小
鹿》的开头，作者一连用五个比喻为我们
描写小鹿的飞奔，接着，又用飞鸟、群兽
伸颈远眺、凝望天边的神态，烘托气氛。
音韵的和谐是葛翠琳童话的又一大特色。
在作品中，她喜欢摹写大自然的声音，小
溪的叮咚声，树叶的沙沙声，鸟儿的啁啾
声……构成和谐的乐章。在行文时，又讲
究铺陈、对仗和比喻，往往以文为赋，藏
韵于文。比如她这样写深山古庙檐角下的
风铃：“它敲破了深山的沉寂，驱散了暗
谷的恐怖，让人在雄伟中感到亲切，在寂
静中感到活跃。松涛声萧萧，泉水声淙
淙，这是它的伴奏……”她笔下的主人公
往往还喜欢唱歌，因此作品中常常会穿插

一些歌谣与韵文。音韵的和谐，比兴的运
用，使她作品既富于文采，又适合儿童的
阅读与理解，因为孩子对抽象事物的理解
能力有限，需要用比喻来加以引申和说
明，音韵和谐的句子朗朗上口，便于小读
者记诵。

人们常把中国童话分为热闹与抒情两
派。虽然葛翠琳也写过 《翻跟头的小木
偶》《半边城》 这类以夸张、讽刺、幽默
为特色的作品，但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抒
情童话。作品常以诗意的情节、美好的意
境打动人，在情景交融中带给读者美好的
艺术享受。几年前，葛翠琳曾点评过我的
一个短篇作品，她认为我的那篇童话写得
过于急促了些，许多情节可以展开来写而
没有展开来。评论家李敬泽在纪念萧红诞
辰100周年时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小
说没有‘废话’。”萧红在 《呼兰河传》
中，可以用数千字来写“大地被冻住
了”，用几乎整整一章写东二道街的一个
大泥坑。正是这些跟情节似乎没有什么关
系的天气、泥坑，构成了呼兰河城的生死
场。如果将李敬泽的这句话套用到当前的
童话创作中，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当前的
童话创作中，“废话”越来越少了，一个
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推动着故事
飞速发展。也因为没有了“废话”，我们
正在失去抒情，失去诗意，失去舒徐有致
的讲述方式。

美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布斯说：“每种
艺术只有在追求它自身的独特前景时，它
才能繁荣。”中国童话的独特前景，一定是
那些植根于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
中、独具中国特色的故事。这样的前景和方
向，近年来已经被好莱坞以《花木兰》《功夫
熊猫》等作品作为反证了。其原因还是那句
老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阅读葛
翠琳的童话，让我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

葛翠琳有一篇童话名为《金花路》，故
事讲的是一个巧木匠为了留住自己的绝世
手艺，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深潭下面造了一
座手艺宫。为了让有心的人找到这座手艺
宫，老木匠用刨花撒在路上做记号，后来这
些刨花变成了星星点点的金花，有心的人
只要沿着这条金花路，就能找到那个手艺
宫，学到巧木匠的手艺。葛翠琳的童话创
作，也为我们昭示了中国童话的金花路该
如何去寻找。

期待更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刘秀娟

阳光书房

一座小镇，几排屋舍，静静的街道，井然有序的生活……翻开
荷兰插画家夏洛特·德迈顿斯的图画书 《跟我走吧》 的第一个画
面，一股日常生活的浓郁气息顿时扑面而来。作者是要为我们讲述
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故事？在第二个翻页上，一个双颊长着雀斑、身
穿红色线衣的小男孩正提着一个购物的篮子，准备出发去为妈妈买
苹果。看上去，一个真实的童年生活事件就要开场了。

就在我们等候着故事拉开它普通生活的帘幕时，却意外地发现
自己在一瞬间跌入了幻想的深渊。从第三个翻页起，故事的日常生
活情境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接连不断、神秘
幽深的幻想场景。就在通往商店的路上，男孩先后穿过了一片茂密
的森林，翻过一座巨大的石岗，涉过一片危险的海域，绕过一座强
盗的山寨；在这个过程中，他逃开了一条喷火龙的追击，避开了一
位打鼾的巨人，躲过了山洞中恶熊的牙齿，逃过了海里食人鱼的威
胁，更与凶猛的海盗和强盗们擦肩而过。幽暗的丛林、险峻的山
冈、湍急的水流、广袤的沙地，还有缥缈的林中仙子、斑斓的海底
风光、曼舞的美人鱼群，以及被大野狼拦在半途的小红帽，这一切
都在我们的脑海里激发起对于过往无数童话与儿童幻想故事的跳跃
式联想：屠龙的、探险的、动物的、精灵的、斗智的、比勇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不同的世界，看着故事
的主人公小心地行走在这样一段充满险情的路途上，我们几乎以为
他的使命是要去完成一次伟大的拯救，而不仅仅是替妈妈买回几个
普通的苹果。

但是慢着，为什么这一切从幻想里生长出来的奇异事物，看上
去又如此眼熟？那掩映着巨龙的树叶的团状与色泽，那透着赭红色
的峭乱石岗，那在水中穿流过隙的贝形小舟，还有那座支着帐篷的
山寨与山寨中吊床上身着海军服的少年，为什么会给我们一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图画书的最后两个翻页越来越转变为一种恍然大悟
的惊讶和惊喜。在作品最后一帧与起始画面相呼应的插图上，故事
已经从幻想的情境重新回到了最初的日常生活状态，透过被升高了
的观察视点，我们第一次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完整地看到了故事里
的男孩所经历的一切：被认作森林的草木茂盛的花园，被当做辽阔
大海的蓝色池塘，池塘边堆积的石块正是想象中食人熊的所在，池
塘里撑着白帆的小船则是海盗船的化身，另外还有池塘边那座为了
游戏而搭起的“强盗”城堡。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不由自主地笑
起来——啊哈，原来这么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不过是男孩穿过院
子，从侧门前往水果商店途中自己为自己编织的一次想象的冒险，
它所有奇异的幻想都不曾越出生活的界限之外，完全是童年日常生
活的一个部分。

这正是这部图画书最为奇妙的构思所在。通过向童年借一双观
看的眼睛，它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意象“点化”成了一个斑斓奇谲
的幻想世界，而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景象进行别致的情境转换，展示
了童年丰沛无比的想象与创造的生命能量。作者在生命体验的层面
上把握住了童年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当日常世界开始经受儿童有
限的身高和目力的打量时，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大小，更包括它
的内在性质。在童年的眼睛里，一座花园、一堆乱石、一小片水域
的空间被放大了，随着这种放大，它们不复是成人眼中那个普普通
通的生活场所，而是充满了深幽奇诡的角落与引人遐想的处所。于
是，平淡的日常意象在童年目光的观照里，仿佛忽然拥有了无穷的
奇趣，变得色彩缤纷，闪闪发亮。

德迈顿斯显然深谙画面表现的技巧。在这部作品中，她巧妙地
利用了图画书的画面视点升降来传达作品所要表现的视觉和心理氛
围。作品第一个画面是对小镇局部的全景式俯瞰，第二个画面视点
有所下降，视域聚焦在了男孩此刻身居其中的花园里，而从第三个画
面开始，每一个观看的视点都被下移到了男孩正在经过的一小片地
方。通过把这一场景从它的背景中切取出来并加以放大，使之填满整
个画面，作者一方面制造出了一种陌生化的图像效果，以此产生令人
进入幻想世界的错觉，另一方面更以这种画面的放大生动地再现了
一个孩子看待世界的感觉。我们不会不注意到，随着画面景物的多倍
放大，故事主角的形象大小却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尺寸变化，这一超现
实的处理方式将一个孩子眼中世界的庞大以及他对于这种庞大感的
心理体验，极为贴切传神地呈现了出来。到了最后两帧画面，随着插
图视角的重新上升，人与景物的比例关系又恢复到了日常生活的本
来样貌，而我们的主人公也由此告别幻想，回到了日常的世界。

或许是为了让幼儿读者更有兴致、也更顺利地进入故事真幻交
错的情境之中，作者充分利用了图画书文字与画面叙事上的配合，来
制造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氛围。她不但使用了令读者倍感亲切的第
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声音来讲述这次“冒险”，而且让这个故事里的

“我”不断处于与故事外的“你”的交流中；不但致力于“我”与“你”之
间在叙述场域内的交流，更别具创意地安排“你”也参与到故事情节
的建构中来。我们看到，从故事讲述者展开幻想叙述开始，在每一个
翻页的最后，“我”往往都需要在“你”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地渡过险
关。比如，在森林巨龙即将朝“我”喷出烈焰的一刹那，“我”在故事里
喊道：“救命啊，赶紧翻到下一页吧，别让他的火焰烧着我们！”当然，
随着“你”的翻页，故事进入了下一个场景，险情也得到了解决。同样，
在“我”需要翻越恶熊的山冈时，“我”这样求助道：“假使你用手堵着
它的洞口，我就能在这家伙发现我之前，回到我的船上。”这一请求促
使我们的目光越过主人公所在的巨石，去寻找画面上那个熊洞的所
在；而在许多幼儿读者看来，伸出手指去掩住画面上的洞口，也许真
的能够帮助故事里的“我”脱离险境，战胜困难。通过这种画面与文字
之间的配合安排，儿童读者感到自己不再仅仅是故事的旁听者，而
是真正走到了故事里面，参与和影响着情节的进展。这份不无荣耀
的参与感对幼儿读者来说，无疑是充满魅力和妙不可言的。

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够像德迈顿斯那样，将童年心中无时不在
的那个为想象所填充的远方，如此自然、特别而又完好地投射到童年
身边无处不在的生活情境中，并以画面与文字的双重智慧，来向我们
呈现这个世界最为迷人的景致。它让我们在翻完了故事的最后一页
之后，不是平静地掩卷小憩，而是带着对故事的重新理解情不自禁地
向前回溯，去寻找那些隐藏在不同画面之间的互文关联，去体验一次
新的阅读旅行所带来的新的故事情味。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从童
年的门窗里望出去，世界可以是这样一番绝妙的模样，而透过图画书
的独特媒介，这个世界竟可以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表现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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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第二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颁奖之后，围绕图画书展开的各种对话，
成为颁奖会的“重头戏”。松居直、加古里
子、唐亚明、朱自强、方卫平、柯倩华、霍玉
英等关注、推动图画书发展的编辑、作家、
评论家在对话中，对华文原创图画书的发
展各抒己见，吸引了众多关注图画书的业
界人士和普通读者。

▲线条比色彩更重要
▲孩子要“听”图画书

受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组委会的邀
请，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和今年国际安
徒生奖的候选人加古里子来到中国。两位
已经85岁的同龄老人对翻译说，这可能是
他们最后一次来中国了，希望把他们所知
道的，都告诉中国同行。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要谈图画书，无
论如何也绕不开松居直，他自己称，“对中
国负有责任”并非虚妄。他所在的福音馆出
版的一大批图画书可算是中国图画书领域
的“启蒙”；他的《幸福的种子》《绘本是什
么》以及刚刚出版的《绘本之力》是我们所
能接触到的图画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
成；他和中国画家蔡皋合作在日本出版了

《桃花源的故事》；甚至，他在 1995 年就联
系作家严文井，出资在中国设立“小松树
奖”……

在对谈中，松居直一直强调两点：图画
书最主要的功能是读给孩子听；具有讲述
功能的线条比色彩更重要。

在松居直看来，孩子们看图画书最重
要的是看它的线条，其次是形状和构图。
线条、形状和构图如何变化，以及在这个
变化过程中如何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这
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过分地使用颜色，那
么这种颜色会破坏故事的整体性。他批评
说，现在全世界都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
向，就是图画书的画家似乎在对读者炫
耀：你看我画得多好，多漂亮！而松居直
认为，在图画书里，颜色只是辅助性的。画
家要把故事真正吸收了，再从自己的心里
画出来，这才是有生命力的。他开玩笑说，
当年看到加古里子的画，感觉他美术“水
平”并不高，但他的笔下有故事，所以孩子
们特别喜欢。

“图画书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这
是松居直在著作和演讲中反复强调的观
点。他认为图画书实际上包含了两种语言，
图画的语言和文字的语言，如果孩子不能
从图画书中读到这两种语言，这本书便不
能成功。他反对把图画书视为给孩子“看”
的一堆图画。他提出，孩子们应该用眼睛看

画里的语言，用耳朵听文字的语言，整个图
画书的语言才能在他的身体里成为一体，
然后一个生动的故事世界才会出现在他的
眼前。“所以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由
大人把图画书读给孩子听。”因为图画书的
力量就是培养孩子们这种生动的语言的体
验。孩子会把读图画书给自己听的这个人
的心情跟这个故事，一起记在自己心中。他
们能非常敏感地判断，读书给自己听的这
个大人，他是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呢，
还是只是勉强给自己读一遍。所以读书的
意义，不光是读表面上的字，而是怎么能够
深入到这个书中描绘的世界，而且同时感
到读书给他听的这些人的心情。

▲编辑的力量很重要
▲民间文学是丰厚资源

无论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信宜基金
出版社的图画书都是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的最大赢家。在本届 5 部“评审推荐创作
奖”中，信宜占两部；其余5部入围作品中，
信宜还有两部。针对媒体的发问，组委会坦
然面对，称该奖项完全由香港陈一心家族
资助，不受任何出版社力量的左右。来自内
地的评委方卫平、台湾的评委柯倩华均表
示，面对作品说话是最根本的原则，不会考
虑其他的因素，争议最终会过去，而这些优
秀作品会留下来。

评委朱自强分析说，信宜图画书获奖
最多，充分说明了编辑力量的重要。信宜原
创图画书的作者很多来自内地，包括这次
获奖的陶菊香，但因为编辑力量、理念主要
来自图画书比较成熟的台湾，所以图书的
整体品质明显要好很多。朱自强认为，内地

有很多好画家，作家的故事也写得不错，但
是光有这两个元素，还不能构成很好的图
画书。图画书的创作有其独特性，出版社的
编辑往往从开始就介入，发挥的作用非常
重要。台湾的图画书创作艺术水准、艺术感
觉、对图画书的艺术创作规律的把握，走在
了内地前面，尤其是在图画书编辑制作这
个环节。内地出版社编辑的图画书编辑制
作能力还有待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 10 部入围作品中，
《进城》《漏》的故事脱胎于民间故事，而《迷
戏》则是一个有关京剧的故事。因为图画书
市场一直是引进版唱主角，原创图画书正
处于生长阶段，如何处理本土经验、形成自
己的风格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方卫平提出，
讨论这些作品在运用民间故事的时候，要
关注它的创造性有多大，是否有作者新的
构思。其次，他认为华文原创图画书如果能
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倒不失
为艺术生命的一个宝藏，是一个可行的文

化选择的方向。
“我觉得中国的华文原创图画书应该

努力从民间文学这个宝库中汲取资源。”朱
自强说，世界上很多经典的图画书是从民
间文学中取材的，比如《三只小猪》《木匠和
鬼六》《桃太郎》，“但是它的原创性在借用
民间故事来表现的时候，体现在哪里，这是
我们在评审过程讨论的一个问题。同样是
借用民间故事，为什么《进城》会排名那么
高，因为这里面有原创。朴素的色调、黑白
剪纸绘画的手法，对于表现这个民间故事
是非常恰当的。而它的原创不仅体现在绘
画上，里面又出现了孙悟空、林黛玉、老鼠
娶亲的队伍、张果老倒骑驴等，使作品形成
了互文性，而且位置安排得非常贴切，都发
挥了它特有的功能和作用。”

朱自强还提醒说，面对浩繁的民间文
学的资源，什么样的故事适合于做成图画
书，这个选择的过程，也需要作家具有创意
性的眼光。

华文原创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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